
方雪梅

一百米，两百米，五百米，七百米……

明竖井如一支锐利长箭，垂直插进群峦

中的大地。井筒内，罐笼的钢铁躯体，载着我

们向地底千米深处的矿井巷道急速下行。

站稳，抓紧扶栏。一股劲风从耳边呼呼

掠过，皮肉上暑气的灼热感，突然被吹散，数

秒之间，季节似乎按下了快进键，跑步进入了

清秋。矿井中特有的润湿、微凉的空气，扑面

而来。潮湿的井壁，飞快地向上闪过。罐笼

内，灯光毛茸茸的，从头顶倾泻下来，柔和地

披在我们的肩头。

这一次，众人驱车千里，从衡阳常宁到郴

州桂阳，从娄底冷水江到怀化沅陵，奔赴水口

山、宝山、锡矿山和辰州矿业四大百年老矿采

风。一路上，听红色工运故事，走国家矿山公

园，进生产车间基地，观智能控制中心，与工

匠、劳模面对面……大家的心早已被矿山各

种日新月异和“引人入胜”的惊喜填得满满当

当了。

位于沅陵官庄群山环抱中的辰州矿业，

是此行的压轴之处。东道主精心安排了“重

头戏”，让我们到地下近千米的矿井去走走！

此刻，罐笼带风而行。

对矿井极其陌生的我，听到罐笼铰链拉扯

摩擦发出的声响，心里竟有一种得偿所愿的欢

欣，涟漪般一圈圈荡开。我们乘坐的罐笼，实

际上是一台钢铁焊成的巨型升降机，上下两

层，每层可以搭载 30人；罐笼进出口是拇指粗

的钢条栅栏，底部嵌着两根矿车轨道，工人下

井升井，矿车开进开出，都是罐笼怀抱里的事。

罐笼的轰响声停息了，我们平稳抵达矿

井 985 米深的地方。

走出罐笼，一眼看到的是整洁明亮的平

巷，没有泥泞，没有呛人的尘烟。这里空间宽

敞，足可让汽车畅行。平巷里，排着两列纵

队，都在等待升井：一列是准备下班的工人，

另一列是装满矿料的斗车。矿工们身板直

立，精神头甚好，正在安静地排队等待，没有

大声喧哗，没有争先恐后；矿帽下，也不再是

一些黑乎乎的疲倦面容，而是一张张充满朝

气的脸庞，有秀眼俊眉、文质彬彬的“眼镜”，

有两腮圆润的“愣头青”，也有皮肤黝黑的“老

大哥”。

看到矿工们眉宇间流露的从容自信的神

情，有一种感人的东西，缓缓向我心里渗透。

山是那个山，矿是那个矿，人却一茬茬越来越

“青葱”，矿山职工的文化程度，也是“芝麻开

花”，越来越高。在水口山有色金属公司采风

时，就听东道主介绍过，近期矿上入职的 30名

年轻新员工，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本科

生、研究生。宝山、锡矿山和辰州矿业的情形

也大抵一样。这是今天的百年老矿建设“现

代化智慧矿山”的人才底气。

“大家看咯，对面那位，就是我们井下一

线的劳模呢……”

陪同我们下井的胡江华主任，从家乡常

德来到沅陵，在辰州矿业工作多年，讲起矿山

的点滴，如数家珍。他指着对面一个微笑着

向我们点头示意的中年矿工说：“矿里很多劳

模，都像他一样，是在生产一线兢兢业业工

作、成长起来的……”

水口山、宝山、锡矿山和辰州矿业一样，

不仅矿产丰富，也盛产劳模、工匠。此刻，我

心里闪电般亮起一串劳动模范的名字：水口

山的杨麦富、彭中华、李雪熙、钟辉；宝山的陆

新华、唐要衡、钟勤；锡矿山的向贵吾、倪祖

昕；辰州矿业的戴辉、刘互良、贺秋霖……无

论是矿一代，还是矿二代、矿三代，他们身上

都有种共同的基调，就是有着矿山人百折不

挠的超凡意志力和奋发图强精神。

在近千米深的矿井里，在草木、溪流、稻

田的下方，在太阳光和星光都无法到达的地

方，我真切地感受到有光芒从他们的名字和

故事中迸射出来。

沿着平巷，继续向纵深行走。

巷道上方，拱形灯箱上的红底黄字，标

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沃溪金锑矿明竖井 42
中段车场”。胡主任热情地向大家介绍：现

在井下有了 5G 网络，巷道也根据地质条件，

采用喷浆、预制砖、锚杆锚索等方式进行安

全可靠的支护；地面智能控制中心的监控屏

幕上，每个作业面有多少人在工作，下班后

有谁没有上井，掌握得一清二楚，有效地消

除了安全隐患……

巷道平坦，清风宜人。老作家梁瑞郴却在

一处灯火通明的支巷——“千米井下党支部”

前停下了脚步。眼前红色党旗、入党誓词、会

议长桌、学习资料、钢管焊成的长条椅……让

他的眼睛湿润了。曾经在涟邵矿务局工作过

多年的他，肩披过矿山的风霜、枯荣，读得懂矿

工眉眼中的惆怅、欢喜。此刻，面对老矿山的

巨大变化，他忍住了眼泪，但心底那份浓稠深

情，正在掀天揭地……

其实，我的心里，也同样风涛起伏。

出发前，我心里的“老矿”，就像晚霞中须

发银白的布衣老者，从豪情如火的过往，蹒跚

着走向了壮士暮年的时节。不料，一圈走下

来，我才发现，这四座百年老矿，早就从尘烟四

起、渣石堆垒、人事劳倦的旧状貌中抬起头脸，

成为风神动人的矿业巨子了。且四个老矿，都

以地理生态的草绿山青、坡岭葱郁，与前行路

上的人才为本、科技为杖、智能牵引……颠覆

了我对矿山传统而老旧的认知。

出井时，我们在罐笼里又遇到了一批井

下工人。我照例点头、微笑，内心则敬意满

满：中国矿业史，是无数矿山和矿工书写的，

是他们在听不到雨声、闻不到花香，只有乌

黑、灰青、土褐色的矿石相伴的大地深处，支

撑起了每一粒文字，每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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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它过日子
余树萍

确诊那天，我盯着诊断书上的“精神分裂症”五个字看了很

久。之前半年，我一直被当作抑郁症在治，换了三种药都不见

效，直到这次住院做了全面评估，医生才确定真正的病因。没

有想象中的崩溃，反而有种谜底揭晓的释然——原来那些从早

到晚在我耳边嘀咕的声音、那些总觉得有人在窗外盯着我的感

觉，都不是真的，它们来自我大脑里某个出了故障的区域。

刚开始吃药的日子比生病本身还难熬。奥氮平让我一周

重了八斤，思维像裹了湿棉花，白天昏昏沉沉，手抖得连水杯都

端不稳。但幻听并没有马上消失，每到深夜，那个声音还是会

准时出现，反复说“我没用”“拖累家人”，有时候甚至命令我把

药扔掉。最绝望的一次，我把一星期的药全倒进了马桶，然后

缩在墙角哭到天亮。第二天复诊，医生没有责备我，只是轻声

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换一种药试试，一片一片来，不急。”

后来我学会了一个笨办法——当那些声音响起来的时

候，我不再拼命反抗，而是拿出手机用语音备忘录录下自己当

时的感受，哪怕只是“又来了，很烦”这样一句话。录完之后，

我会倒回去听一遍自己的声音，这能让我把“那个声音”和“我

的真实想法”区分开。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幻听的内容大多是

我白天最害怕的事情的变形——比如工作没做好、怕朋友疏

远我。它们其实是我内心焦虑的扩音器，而不是什么鬼怪。

康复不是直线向上的。有一次我觉得状态很好，擅自减

了半片药，结果第三天就出现严重的妄想，觉得邻居在密谋害

我，吓得躲进衣柜不敢出来。那次之后，我再也不敢自作主张

调药，每天用分装药盒严格按时吃。为了让自己有规律地生

活，我强迫自己每天上午下楼走一圈，哪怕只在小区里绕五分

钟。我还在阳台种了几盆薄荷，每天浇水的时候数一数新长

了几片叶子。这些事听起来很幼稚，但在我连刷牙都没力气

的那段日子，它们成了我活着的锚点。

家人也在慢慢改变。最初妈妈总小心翼翼地避开“病”

字，说话轻声细语，反而让我更紧张。后来她不再那样了，有

时会直接说：“今天药吃了吗？没吃的话我帮你倒水。”爸爸以

前从不提我的病，有次喝醉后却红着眼眶说：“爸不懂这些，但

你活着就好。”

去年春天我又复发过一次，因为换季，那个声音突然变

大，连续一周睡不着。重新调整药物后，医生让我每天写“情

绪记录”，不是写优美的句子，就记几点睡、几点醒、幻觉出现

几次、大概内容是什么。翻看这些记录，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

起伏是有规律的，不再是不可预测的洪水猛兽。

第七年了，我依然每天吃两片药，偶尔还是会听到声音。

但我不再为此恐慌，它们就像邻居装修时的电钻声——吵，但

我知道它会停。我找到了一份兼职，每周去社区图书馆帮忙

整理书籍。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所谓的“治愈”不是把病彻底赶走，而

是学会带着它过日子。就像我阳台上的薄荷，有几片叶子总

被虫咬出洞，但它们照样长得绿油油的。我也会低落、会害

怕，甚至偶尔还会想放弃，但我知道那只是情绪在波动，不等

同于我的全部。

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黑暗，我想说：你可以慢一点，

可以反复，可以需要帮助。不用逼自己“积极向上”，只要今天

比昨天多吃了一顿饭、多下了一次楼，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

些让你痛苦的“不同”，是你用另一种方式活着。

走 进 大 地 深 处

地皮菜之味
谢华

快递小哥送来的是个鼓鼓的包裹，里面是一袋黑而皱的

物品，很像紫菜。三姐打电话说，这是大姐和她到草甸子上捡

的，让我尝尝儿时的味道。我拿起来嗅一嗅，有土腥味，也有

干草的气息。这在我们东北叫地皮菜，江南人管它叫地衣菜。

小时候，家门外没多远就有块很大的草甸子。草甸子辽阔，

绿意像是波浪一般向天际延展。夏季雨后的早晨，草叶上尚留有

湿润的水痕，太阳一出来，地气所带的温热便开始上升，这时候大

姐总要拿着柳条筐来叫我和三姐：“走哇，捡地皮菜去！”

那时我大概六七岁，到了草地就将鞋子脱下，赤着脚跟

在三姐身后，草叶擦着小腿肚子，痒酥酥的。露水把裤脚弄

湿，皮肤又沾着水汽，是凉丝丝的触感。三姐蹲下来、贴着地

看，忽然发出一声喊：“这儿呢！”我立刻跑过去，发现草根附

近、土隙之间正有东西生长，褐绿褐绿、肥嘟嘟的，像是小耳

朵贴在地面。那就是地皮菜所特有的模样。

捡地皮菜必须要细致。蹲下身，用小木棍轻轻一抠，把根和

土一起带出来，再将土抖掉，扔进筐中。我那时候哪能这么有耐

心，我总是一把抓过去，不管泥、不挑草，统统塞到筐里去。

没过多久，捡完了大半筐的地皮菜，太阳也升高了，晒着后

背，热烘烘的。我们提着筐子往家走，筐底用树叶垫着，地皮菜黏

糊糊的，已结成块。到家以后，母亲把地皮菜倒进木盆，放在手压

井水管下面，不断地冲洗。盆里的水马上变浑浊了，黑绿黑绿

的。母亲把手伸进盆里不停地搅动，同时压井水继续冲洗。

母亲做的地皮菜最香。她将洗净的地皮菜用开水略焯

一下，捞出来沥去水，切点蒜末，加一勺猪油，用大火快炒。

地皮菜跳进油锅，发出刺啦的响声，蜷起来又渐渐松开，变得

油亮、光润，蒜味一上场，全屋都染上那种野性的味道。若是

和鸡蛋同炒，装到白瓷盘中，是种好看的搭配。配以新煮好

的大碴子粥，呼噜呼噜喝下去，冒一层薄汗，真叫人舒服。

我从东北来到江南做事，至今已有 7年多时间。有时去逛

菜市场，也见有摊贩售卖地皮菜，将它泡在盆里以示新鲜，里

面不含任何杂质，非常干净。当地人的叫法为地衣菜，说它是

石上所生、下过雨之后才有的东西，但实际上市场上所见的地

衣菜基本都是人工培植出来的。我曾买过一两次，但味道总

是寡淡，不能断定到底缺少了什么，后来一想大概是缺少土腥

感、没有沾过草屑、没有姐姐们搜寻地皮菜时的那番情景吧。

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东北老家。姐姐们现在都老了，头

发已不复黑亮。我想走走从前熟悉的草甸子一类的地方，她

们却说：“早没了，都作为工厂用地盖厂房了。”那块区域如今

被整齐的红砖铁皮房占满，四周毫无空隙。我蹲下来仔细查

看地面，原来松软的草地现在已变为坚硬的水泥地了，连一

株野草都没有留下。那一刻，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惆怅，好像

某些宝贵的东西已成过去，无法再回来。

那天收到姐姐寄来的地皮菜，正好是晚饭时间。我用地

皮菜做汤。担心里面有杂质，又冲洗了将近一小时。水开以

后放几片姜，把地皮菜投入锅内，添蛋花、葱花及少许香油作

料。汤煮好端上桌，正冒着热气，我舀起一勺尝了尝，所吃到

的，是那种柔软、有青草与泥土气息的东西，顿时又想起儿时

赤足跑草地的情景——裤脚沾了露水，三姐在那边招呼：“慢

些，慢些，别把牛粪捡回来呀！”

窗外下着连绵不绝的雨，江南的夏天总是这样潮湿。此刻

我慢慢用勺子舀汤，将有关泥土、有关青草、有关过去的情调一并

带进嘴里、吞到肚中。地皮菜被舌尖舔软了，柔润如小块的故乡，

不会太急地离开牙齿，不会轻易散入虚空之中。

张俊

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维吾尔

语意为“进得去出不来”。沙漠深处，竖立

着两句醒目的标语：“沙漠荒志向不荒，风

沙大决心更大。”这两句话喊出了西北油田

几代石油人的倔强。全国劳动模范毛谦

明，就是他们之中一位响当当的发明家。

毛 谦 明 是“ 油 二 代 ”。 他 的 父 亲 是

1978 年从青海转战到塔克拉玛干的第一

代石油人，那时候没有路，帐篷扎在沙窝子

里，喝的是苦水，干的是拼命的活儿。那些

苦日子后来都变成了传奇——沙漠里打出

了油，油柱子喷上天，工人们欢呼的声音响

彻云霄。那颗关于石油的种子，就这么在

毛谦明心里悄悄埋下了。

让这颗种子破土的，是一本诗集。中学

时，毛谦明在学校阅览室翻到《石油诗选》，

第一首是艾青写的：“最荒凉的地方，却有

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

液。”这几句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少

年的心门。1990 年，他报考了江苏石油技

校；1994年毕业，21岁的毛谦明来到西北石

油局井下作业大队，成了一名固井泵工。

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入职师傅楚

光英。有一次，楚师傅带他去维护机泵，递

给他一把扳手，嘱咐道：“工具是工人的命

根子，一定要心灵手巧地用好工具。”楚师

傅又教他利用起子听判机泵运行情况：“如

果音脆，正常；如果音闷，立马停机检查。”

这些心得和技巧至今仍让毛谦明受用。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毛谦明不怎么爱

说话，就爱琢磨。1998 年，他发现固井用

的水泥罐老出毛病——气囊胶皮老化，出

气不均匀，水泥结块堵得死死的。别人绕

着走，他却打着手电筒钻进罐里，猫着腰盯

着看，一待就是大半天。最后他用透气性

更好的硬帆布换掉胶皮，问题就这么解决

了。那次小改造，让他得了人生第一个“五

小发明”奖，奖金不多，但那种“我能让机器

听话”的感觉，比什么都甜。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搞创新的，是一件让

人心疼的事儿。有一天施工，一名工友被抽

油机悬挂器夹住了手指，疼得脸都白了，仅

救援就花了一个小时，但那根手指最终没能

保住。那天晚上毛谦明翻来覆去睡不着，

工友那张疼到扭曲的脸一直在眼前晃。他

爬起来，坐在台灯下画图纸，一遍不行两

遍，两遍不行十遍。后来他发明了悬绳器拨

叉和传感器装卸工具，代替人手去安装测试仪

器。从那以后，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伤害。

“双带电机换向 T 型抽油机”让生产质

效翻倍，“三级关断装置”让应急处置时间

减少 37 分钟，“不压井更换光杆装置”提效降

本数千万元……30年里，毛谦明完成了70余项

创新成果，拥有 35 项国家专利，累计为企业

创效超亿元。其间，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

部级表彰。

毛谦明更了不起的地方，是让一代西北

石油人学会了创新。

2011 年，他带着 16 名高级技师、技师和

高级工，搞了一个学习攻关小组，取了个接地

气的名字叫“三毛工作站”。2014 年，这个工

作室被授予“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此后十年间，西北油田以它为“火种”，陆续成

立了 18 个创新工作室——国家级1个、自治区

级 17 个。300 多项创新成果从这些工作室走

向生产现场，创造效益数十亿元。

这些工作室在沙漠里星星点点地亮着。

在大漠腹地的顺北油区，36 岁的刘守朝带领

团队把 40 公斤重的油嘴堵头改成了 7.5 公

斤，原来两个人一小时才能干完的活儿，现在

一个人 10 分钟搞定。何龙博士带着 22 名研

究生组成的团队，先后 54 次试验堵剂配方，

累计增油 50 多万吨，还让污泥“变废为宝”，

一年省下上千万元处理费。吴登亮和杨国宏

是毛谦明的老同学，一次聚会上听说他已经

研发出 30 多项成果，两人深受启发，从此也

走上了技改之路。

从一个人到一代人，从一个“三毛工作

站”到 18 个工作室，再到整合成 6 个联合创新

工作室——毛谦明点燃的那颗火种，已成燎

原之势。

在徒弟们眼里，毛谦明是“大师”，但更是

一个真诚、务实的师傅。他编教材、做课件、

亲 自 授 课 ，把 自 己 的 经 验 毫 无 保 留 地 倒 出

来。他带出的徒弟里，15 人获技师资格，9 人

获高级技师资格。其中，有位女徒弟罗雯媛，

在一众男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新疆“工会

杯”2025 年班组长技能大赛铜奖。她提起师

傅就说：“他教我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对技术

的钻劲。”

毛谦明连续 6 年担任国家级技能竞赛总

教练，培养出 19 名国家和集团公司竞赛获奖

选手，两次拿下国家竞赛团体一等奖。徒弟

们的创新成果累计创效 2000 多万元，形成了

“名师带高徒、高徒成名师”的良性循环。

今年 50 出头的毛谦明，办公室里挂着一

幅字：“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他做到了，

但他更希望的是，这件事能一代一代做下去。

他常给新来的年轻人讲起父亲的故事——

沙漠里没有路，就推着车走；没有水，就喝苦

水；井喷了，全都舍生忘死地冲上去抢险。他

说，父亲那辈人是开路的人，他是赶路的人，

而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是要把这条路修得更

宽、更远的人。

一代一代做下去

刘向晨

一名行业“大咖”应该是什么样的？当我

看到王应库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申报材料时，

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这是

一位了不起的产业工人。作为起重工，从火

电干到风电再干到核电，接连拿了 7 个全国

冠军，把吊装队打造成了中国电建“工人先锋

号”……在整个建筑行当里，起重工并不罕

见，但能把起重干出名堂，将全行业荣誉集于

一身的却凤毛麟角。

2007 年，山东莱州，王应库所在的中电

建核电公司首次承建风电工程，也是他第一

次吊装风机。过去都是在项目厂区里吊设

备，这次却是把履带吊开上了海岸线，第一次

让他心里没了底，乱了头绪。他和工友们面

对的是当时被业界称作“亚洲一号”的 33 号

风机，要将 65 吨重的机舱吊装到 122.5 米的

高空，谈何容易？吊装方案三易其稿，吊装机

械人员逐项排查，在第一次与风机共舞的日

子里，他在 20 天里暴瘦了 8 斤，才眼看着风机

一节节“长大成人”。

技 而 优 则 赛 ，是 产 业 工 人 队 伍 里 的 惯

例。2010 年，已是业界吊装“大拿”的王应库

被推向了前台，组队参加在江苏徐州举办的

首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当十几年的技艺修

为在一场考试中被验证，王应库和他的工友

们面临的是高考般的压力。两个月的魔鬼式

训练，让他硬撑到比赛结束。当他端着冠军

奖杯回到家，一口气睡了一天一夜。

2016 年，已“功成名就”的王应库，在山

西朔州遇到了他的小老乡，一个名叫杨茂发

的小伙子，脑子灵光，干活麻利，是个干起重

的料。短短 3 年，他便让杨茂发带上 10 多个

人放手去干，独自承担电站锅炉系统的大件

吊装。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敢把几百万、

上千万的设备交给一个毛头小子，放手的底

气，不在胆量，而在眼界。起重这门手艺，真

正的传承，传的不是口诀，而是分寸；不是紧

握不放，而是放心托举，在起落吊装间打磨心

性，在实操磕碰中沉淀功底。

杨茂发说，刚“认师”时，师傅特意组了

一个“饭局”。虽为技校出身，王应库却颇

懂孔孟之道，第一次在徒弟面前化身“文化

人”，娓娓道来“两道菜”的故事。

第一道菜是虎皮辣椒。辣椒辛辣刺

激 ，燥 热 莽 撞 ，非 得 用 文 火 慢 煸 ，皮 皱 下

去，肉软下来，把那燥气逼出去，那股子生

猛的青辣味渐渐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

焦香味道。手要辣，眼要毒，但心得稳，守

得住这一条，就能吃得了起重这碗饭。现

在，杨茂发也带着自己的徒弟和团队，转

战南北，漂泊四海，承揽吊装大件和起重

机械安拆。

第二道菜是藕块排骨。鲜藕质地脆

生 ，排 骨 自 带 肥 腴 ，文 火 久 煨 ，莲 藕 变 得

软 糯 通 透 ，沁 润 排 骨 的 醇 厚 ；排 骨 褪 去

生 腥 ，融 入 藕 的 清 甜 ，愈 发 醇 香 紧 实 。

藕 承 骨 香 ，骨 衬 藕 鲜 ，匠 人 与 平 台 双 向

奔 赴、彼 此 成 就 ，才 能 沉 淀 出 踏 实 深 耕、

争先创优的冠军文化。同样夺得过全国

吊 装 冠 军 的 杨 茂 发 懂 得 ，万 般 起 落 间 ，

皆 有 来 路 和 归 处 ，再 精 湛 的 技 艺 、再 平

稳 的 举 重 若 轻 ，都 离 不 开 坚 实 的 臂 架 和

稳固的基座。

干起重，要找准受力点，而人生需要

看得见更远的天。 49 岁的王应库说 ，自

己每天都在学习，正在为公司承建的首台

核 电 站 核 岛 主 体 工 程 吊 装 方 案 发 起 冲

刺。 33 岁的杨茂发告诉我 ，未来的日子

里注定漂泊，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自己和

工友去点亮……

20 多年间，王应库带出了 50 多个徒

弟，谁最省心，谁最操心，谁能独当一面，他

如数家珍。他并不在意徒弟们谁当上了项

目工程部主任，谁又成了项目机械公司经

理或是安全总监，他最在意的是，这么多年

来，他和他的徒弟们，那股好学认真的精气

神一直没有丢。

他们是师徒，亦是“战友”，在数十米

高 空 ，在 千 钧 起 落 之 间 ，技 艺 相 授 ，初 心

相 接 ，完 成 操 作 手 柄 与 指 挥 手 势 的 传

递 ，恰 如 当 代 产 业 工 人 的 薪 火 相 传 ，生

生不息……

在千钧起落之间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们致敬讲台上的老师，也致敬另一种“师者”——他们不

在校园，却在沙漠、车间、高空，口传心授、以身作则，完成最质朴的传承。师带徒，

带的是手艺，更是心性、敬畏与担当。那些看似寻常的示范、叮嘱与放手，让技艺有

了温度，也让精神有了来路与归处。愿这份薪火，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


